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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表舅陈静生
◎朱广英

《送别老友周敭》：“凄风苦雨洒
江天，名列瀛洲册府仙。指点醍醐
凝伫久，谐云湛露滴成穿。临风玉
树少年慕，对月荷池白发煎。除却
青春谁作伴，拈香一别落虚弦。”

周敭，因同辈反文排名而用繁
体，我记得他的一个姐姐叫周敏。
他主讲《形式逻辑》课程，符号表格，
从容板书；循序渐进，学养扎实，深
得历届学生追捧，号称名师。但他
是原南通师专两年专科毕业，《形式
逻辑》是到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跟
随权树威名师进修而来。他到扬
州师范学院不久，权老师喊进修班
学员发言，问：“周易文同志在吗？”
他举手回答，我叫“周敭”，现场轰
动，由此成为著名师徒。权老师，
是我大学时代的老师，风度潇洒，
人人敬服。

周敭是一个全心全意专心致志
的学生思想政治工作者、党务工作
者，自称“婆婆嘴”，虽然啰嗦也要
反反复复强调，爱生之心时时流
露，对自己的工作很投入很满意很
陶醉。尽管讲课一流，几乎不写论
文，评职称只要校内副教授，工资
处于副教授与讲师之间。我与周
溶泉力劝，凭你的智商水平，评个
副教授足足有余。后来，他写形式
逻辑论文，居然有一篇被人大复印
资料全文转载，他激动得不行。并
且顺利评上全国粮票副教授。我
鼓励冲刺教授，他说这辈子副教授
足够足够。

1983年，他任中文系副主任，
分管学生工作，我任中文系党总支
组织委员；1986年，我们一起任中
文系副主任，我的师傅姜光斗老师
任系主任，配合默契，中文系声名大
振。后来，姜光斗老师出任南通市
民盟主委、南通市政协副主席，我们
请周溶泉老师出任系主任。我、周
敭与周溶泉构成名动一时的“三
周”，没有搞不定的事情，学校书记、
校长对我们尊重有加，有时也迁就
照顾。那时每年有十几个人评教
授、副教授、讲师，我们三个人分工，
大家的申报书上，我写教学、科研评
介栏目，周溶泉写总评栏目，周敭写
思想政治表现栏目，我们从不打草
稿，一边聊天一边流水写完。我将
周敭写的开头能够背诵“该同志能
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人诚实，光
明正大”，周溶泉说我写的“入骨到
位，非上不可”。1994年，周敭任中
文系党总支书记，我任中文系主任，
再次成为“最佳搭档”，迎来中文系
历史大发展的重要阶段。

1996年，我任教务处处长、副
校长后，他继续担任中文系党总支
书记、中文系主任。他开了一门新
课《公共关系学》，一下子脑洞大
开，通透了很多。为人处世，突飞
猛进。

今年6月27日17时35分，周
敭因病去世，享年82岁。我夜里
惊闻，彻夜未眠，虽然是首阳第四
天，身体虚弱，第二天一大早仍然
去灵堂送行。

认识表舅陈静生，是从外婆家
挂在墙上的一个镜框里的照片开始
的。小时候，外婆常常将我抱在手
上，指着家中唯一的玻璃镜框中众
多照片让我认，特别是居中位置那
张五寸二人合照，照片中的人是我
表舅陈静生、舅母沙振芳。

舅舅是母亲的表弟，他比母亲
小三岁，他们表姐弟小时候常在一
起玩。后来，母亲婚后和父亲一道
去海安谋生，由于种种原因，很多
年我们与表舅失去联系。外婆辞
世前，十分挂念静生表舅，记得外
婆清醒时，她望着墙上模糊的镜
框，用微弱的声音对我说：“广英你
要记住，静生舅舅在北京，在北大
教书。”

相当长一段时间，我把静生舅
舅淡忘了，直到2004年我女儿小学
毕业。这个假期，我决定带女儿去
北京看望静生舅舅。临行前，我与
舅舅通了电话，我分明感受到他的
京腔普通话里夹杂着乡音，乡音一
下子拉近我与舅舅之间的距离，我
渴望见到熟悉又陌生的舅舅。

当我敲开舅舅的家门时，迎接
我的是一位微微发福的长者，和我
记忆中照片上的青年有些不同。舅
舅儒雅而温和地问我：“你是广英
吗？”顿时，我感到心中温暖：“舅舅，
我是广英。”进屋后，舅母从厨房端
出一盘切好的水果款待我们。两位
老人变化比较大，不过我还是从他
们的表情里，找到某种熟悉的神
情。当我把个人散文集《青青的印
记》交到他手上时，他眯起眼睛笑着
说：“原来广英还是一位青年女作
家。”我们快要离开时，舅舅从他的
书房拿了两本发黄的小书给我女
儿，一本是《高等数学公式》，一本是
《英语辞典》。舅舅另外拿出一份北
京大学校报递给我说：“报纸带回去
给你母亲。”

第二天，我带女儿又来到北大
宿舍楼，舅舅、舅母依然很热情，舅
舅对我说：“广英，我粗略地看了
你的书，书中有不少好文章。我想
问你，除了散文外，你还喜欢哪种
文学体裁？你想在哪种文学体裁上
发展呢？有没有主攻方向？”我回答
舅舅，想在长篇小说上下些功夫。
舅舅鼓励我说：“那就多读中外名
著中的长篇，特别是你有兴趣的、
对你创作有启发的书要精读……”
与舅舅的交流让我感到心情愉悦，
如沐春风。

午饭后，舅舅兴致勃勃地陪我
和女儿来到北大，来到未名湖、北大
图书馆、北大博物馆、水塔等景点，

声情并茂地给我们讲述了北大的历
史，听得出舅舅对北大有着难以割
舍的深情。那天，我和女儿离开北
大时，已到傍晚，与舅舅告别，我再
三邀请他和舅母常回家乡走走，舅
舅感慨地说：“我们这一代人都年逾
古稀了，明年我若回如皋，一定去看
望龙锁（我母亲的乳名）姐姐！”

第二年仲春，舅舅与舅母果然
回来了。他们在姨娘、姨父的陪同
下，来到我父母那里。舅舅见到我
母亲后脱口而出：“龙锁姐姐！”我发
现舅舅与我母亲的眼里都有些湿
润，几十年来他们姐弟之间的陌生
感一下子没有了，舅舅是个很率真
的老人，这时，他又转身对我说：“广
英，你母亲年轻时很好看呢，现在我
们都是儿孙满堂的人了。”这时，父
亲走过来。我介绍：“舅舅，这是我
父亲，他从市政法委退休了。”父亲
温和地递了一只茶杯给舅舅说：“陈
教授请喝茶。”舅舅接过茶杯，打量
起我父亲。父亲接着说：“陈教授，
您是如皋的骄子啊！”

舅舅、舅母回北京了。一天傍
晚，我回去看父母，发现父亲戴着老
花镜正在看报纸，手中还拿了一支
笔在做笔记，我走近一看发现父亲
正在看舅舅让我带回来的报纸，我
说：“我舅舅厉害吧！”父亲认真地看
着我说：“那可不是一般的厉害，是
相当的厉害”。母亲走过来对我说：

“你们在说什么？嗓门那么大。”我
对母亲说：“妈，噢不，龙锁儿妈妈，
那张报纸你看没看呢？”妈妈笑着对
我说：“死丫头没大没小的。那报纸
你们看了就行了，静生是我表弟我
咋能不了解他。”父亲指着报纸上的
照片，那是舅舅在第二届国际环境
地球化学与健康大会上发言的留
影，对我说：“广英，你静生舅舅是国
家了不起的环保方面专家，他是我
国第一个地学环保专业的创建人之
一和长期主持人，是我国最早从事
环保研究取得卓著成就的学者，了
不起啊！”

从父母那儿回家的路上，我的脑
海里出现一幅画面：一位中等个头、
眉清目秀的如皋青年，迈着笃定自信
的步伐，在亲人们依依不舍的目光
中，登上了开往远方的火车……

舅舅毕业于江苏省泰兴中学，
1953年，风华正茂的舅舅从北京大
学地质地理系毕业。毕业后分配在
北大任教，教学研究一肩挑。20世
纪60年代研制成功适于农村使用的
饮水除氟方法受到周恩来总理赞
许。70年代在北大创建全国第一个
地学环保专业。1984年，舅舅作为

国家派出的第一批赴美学者去学习深
造，学成归国后，他一直在地理科学、地
球化学与新兴环境科学的交叉领域内
从事教学与研究，他对我国的土壤元素
分布、重金属在环境中的行为和影响、
陆地水质演化和水体沉积物的物理与
化学性质等领域进行了深入研究……

在姨娘家，我跟舅舅聊起长江，聊
起黄河，以及两条大河的水质。舅舅
说：“你们知道长江黄河在我心里的重
量吗？特别是在我乘飞机时，我看到的
长江和黄河就是两条巨龙，一条青龙叫
长江，一条金龙叫黄河，多么壮观啊！
张明敏唱：‘长江、长城、黄山、黄河在我
心中重千斤！’每当我听到这首歌时，我
就会心潮澎湃，激起我穷尽毕生之力去
呵护祖国大好河山的情愫，我们的两条
母亲河！千百万年来恩泽着我们的中
华民族啊！现在随着物质文明的不断
升级，两条巨龙却在痛苦地呻吟！你们
听到了吗？”舅舅喝了一口水继续缓缓
说道：“放眼全球，我们生存的环境正在
变得越来越差，人们根本没有意识到，
更不知道如何去做。我是一个有点知
识的地球‘清洁工’，几十年来，我和我
的学生们走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长江
黄河流域是我研究的重要区域，我首次
计算了我国河流颗粒物的平均组成，并
在加入中国资料的情况下，重估了全球
河流颗粒物的平均组成；现在我在进行
我国河流水质变化研究，用大量翔实资
料，揭示近30年来长江水质的酸化趋
势，我在《中国工程科学》创刊号上发表
《长江水质的酸化趋势与黄河水质的浓
化趋势及原因分析》，文章不但引起同行
学者的热议，而且引起国家有关部门的
关注。大自然在一次又一次地向人们敲
响警钟！人类必须善待赖以生存的自然
环境，不能随意污染它、破坏它……”

舅舅和他的研究组的同事们曾
为《中国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和我国
《绿色食品土壤环境质量标准》的制
定提供了大量的科学基础。舅舅长
期参与研究的“持久性污染物的环
境界面化学与控制技术原理研究”
科研项目获 2002 年国家自然科学
二等奖……

我与舅舅面对面交流，就是与一
位睿智而又具有忧患意识的、国际著
名的环境科学专家交流，我深深感到
舅舅的心灵博大，他深深地热爱着这
颗蓝色星球，他用一辈子心血无怨无
悔、执着地做着一件事，那就是地球

“清洁工”。
今年92岁的舅舅在加拿大安度

晚年，也许，他再也不能回到如皋，但
是，我深知，舅舅的心里，永远装着故
乡的土、故乡的水、故乡的云和故乡的
亲人。


